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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望住醫生檯上面嘅報告，我簡直唔敢相信醫生頭先所講嘅會係事實。呢種事點解會發生喺我身上，我真係接受唔到！

我慢慢步出醫院門口，喺嗰一刻我覺得成個天都係灰色，我嘅人生已經由一片光明變成無晒希望，我好想死呀！

明明喺一個月前，我先至啱啱鬥走咗個老屎忽阿head仲坐正佢個位，點解個天要咁樣嚟玩我去折磨我呀？

諗到呢一度，醫生講嘅嘢又再次纏繞喺我腦海之內。

「古先生，你要有心理準備。」

「我到底有咩事呀，點解我個肚會咁痛㗎？」

「好對唔住，我哋醫院嘅報告已經證實咗…你係一個有子宮嘅男人。」

有子宮？我明明係一個雄糾糾嘅男人，我點會係一個唔男唔女嘅人呀。

正當我嗰陣已經係晴天霹靂嘅時候，原來醫生仲未講完，佢話我之所以會肚痛，係因為體內嘅子宮有膨脹嘅情形出現，亦即係話，我隨時都會爆炸！我不斷追問醫生，但佢只係話現今嘅醫學，實在解釋唔到我體內異變嘅原因，淨係話可以開啲止痛藥畀我去止痛。

有藥又如何，我已經係一個計時炸彈，與其提心吊膽，我寧願即刻就死咗去！

於是我即刻衝出馬路，諗住畀車車死。但係恐怖嘅事情要發生喇。

雖然嗰陣係衝咗出馬路，仲有一部大貨車向我高速咁駛埋嚟，點知我居然無畀車撞死，仲好似嚿磁石咁，一嘢吸咗埋去！

「嘩撞鬼呀！」

貨車上嘅司機睇見我呢個一副尋死樣嘅麻甩佬趴正喺車頭仲碌大對眼望實佢，咁恐怖嘅畫面底下佢就緊係嚇到失魂落魄啦！

司機喺驚慌之下，居然煞車掣當油門，後面嘅車輛統統都收掣不及，全部撞晒埋去部大貨車度，引致多車連環相撞嘅交通意外。

之不過咁樣都仲未完，貨車先前被猛烈撞擊下產生嘅衝力似乎將我之前同部車產生嘅磁力解除咗。就係咁樣我被拋到半空之中，而更可怕嘅境象都隨即喺我眼前出現，我真係估唔到自己一時自私唔想做人，背後牽連嘅後果係會咁大㗎！

當時我喺半空之中，但時間就好似變慢咗咁，仿佛係個天要我睇清楚自己害死咗幾多人咁。

因為呢宗多車連環相撞嘅意外，除咗係一啲私家車呀的士呀巴士等等唔同嘅普通車種牽涉在內，仲有一部大型車輛都被捲入呢宗大車禍裏面，造成咗極其嚴重嘅傷亡。

呢一部車，就係一部運油車。

被捲入車禍之中嘅運油車撞到前面嘅車停低咗之後，再受到後面多輛汽車嘅猛烈撞車，終於個油缸就喺抵受唔住呢股衝擊底下破裂，繼而引致咗一場可怕嘅大爆炸！

熊熊烈火，吞噬馬路上嘅每一部車，我無辦法想像眼前呢個慘況會喺同我有關。

呢啲車連環咁爆炸，爆到我個心戚住戚住，而我亦都跌咗落地下，頭部著地隨即陷入昏迷。

待續...





德叔



到我醒返嘅時候，我發現自己已經喺醫院裏面。

「乜又係你呀古生？」再次送入同一間醫院嘅我，又再次遇到呢位驗出我男兒身但有子宮嘅主診醫生。

「陳醫生，點解又會係你嘅，我撞親個頭無理由關你事喎。」

「我知呀但依家醫院真係忙到一頭煙，六十八車連環相撞仲大爆炸，死咗成過百人，仲有三十幾個傷者喺急症室同手術室搶救緊，我嚟呢度嘅目的就係要同你講你個頭無晒事，我哋醫院又已經無晒床位，你最好同我扯啦吓！」

「如果我唔扯呢？」其實我係想試吓佢，因為我懷疑佢係知道一啲嘢，事關佢頭先叫我走嘅時候，我留意到佢神色有啲古怪，好似有嘢瞞住我咁。

「咁就唔好怪我唔客氣啦！」

呢個人唔係陳醫生，我肯定！

假冒嘅陳醫生從醫生袍內拎出一支手搶想要殺死我，到底依家發生咗咩事，佢究竟係咩嘢人，點解佢要假冒陳醫生仲要追殺我？

我喺呢一刻已經諗唔到咁多，喺假陳醫生已經對我開槍嘅情況下，我只好馬上逃離病房，不斷咁跑，不斷咁跑，但我發覺自己跑極都係走廊圍圈，一直都無跑到出去。

終於，我跑到無力仲失去知覺，喺走廊嗰邊倒地不起。

「你醒喇？」今次我終於都唔喺醫院，而係喺一個不知名嘅單位裏面。至於喺我眼前出現嘅，係一個大約五六十歲嘅男人。

「你到底係咩人呀，點解我會喺呢度㗎，係你捉我嚟㗎？」

「我估你一定係好想知道今日以嚟發生喺你身上嘅究竟係咩一回事……」

我當然想知道發生咩事喇。就係咁呢位叫德叔嘅老人家開始向我講返件事。

原來頭先喺醫院假冒陳醫生嘅人就係德叔！而我之所以會迷失喺醫院走廊，係因為佢開槍嗰刻我已經中槍，仲要係中咗佢嗰啲帶有迷幻藥成份嘅麻醉槍，所以我先至會出現嗰啲異象。

「真正嘅陳醫生已經畀人殺咗，但我可以向你保證，下毒手嘅人絕對唔係我。同埋我想同你講，你得罪咗一啲你唔應該得罪嘅人，亦都因為咁，你至會搞成今日咁樣嘅地步。」

我得罪咗嘅人，唔通……無理由嘅，就算得罪咗個老屎忽，都無理由會咁大件事呀。

「後生仔雖然我唔知你喺度諗緊啲咩，但我可以同你講，你子宮嘅事係因為有人向你落咗咒，仲要係一個極其狠毒嘅咒，如果你想解咒嘅話……」

「咪住先，你究竟係咩人呀，雖然你口口聲聲話幫我，但我完全唔清楚你係一個咩人，我點知你會唔會都係想害我㗎？」

勢估唔到德叔聽我一講，竟然會大發雷霆。

「你一係信一係就唔好信！你唔信大可以即刻走，咁個咒都可以隨時就應，你即刻可以爆炸！」

佢竟然知道我呢個咒知道得咁清楚，睇嚟佢真係有啲料到。

「要同你講嘅話，到適當時候我就自然會講。」

既然德叔執意隱瞞身份，我都唔再逼佢啦，因為喺呢刻我好想為自己做過嘅事贖罪，如果可以解咒，或者我會選擇自首，向警方講明一切。

於是，我誠心向德叔請教解咒嘅方法，希望佢可以幫到我。

德叔搖搖頭，我初時以為佢想反口，原來佢係想同我講返一段刻骨銘心嘅往事……

待續...





郵輪



呢段經歷係發生喺德叔年輕嘅時候，都幾十年前喇。

「嗰陣我同芸妹已經識咗十年喇，我哋係喺中學識㗎，不過中間畢業嗰陣都試過失咗聯絡一排喇。到見返佢嘅時候，估唔到我原來已經鍾意咗佢。」

德叔講到呢度，成個樣都冧晒，好sweet咁樣。

但到下一秒，佢又變得好驚咁，似乎係諗起啲好可怕嘅事。

「我無辦法忘記佢當時嗰個咁恐怖嘅樣，實在係太可怕啦！」德叔已經講到喊，我隨手拎起咗一塊布，畀德叔抹抹佢啲眼淚。

「呢一條咪係芸妹嘅…算喇唔該晒你，估唔到芸妹嘅體香仲留芳喺呢一條……」

「得喇德叔你唔駛講㗎喇，我明㗎喇！」我嗰刻真係想嘔，我唔想再聽呀。

就係咁樣，德叔唔再喊喇。佢入返正題，亦都肯講返慢啲，因為佢頭先講得好跳呀。

「一開始我講到話再次遇到芸妹嘅時候，我已經深深畀佢吸引住。」

「其實你哋係喺邊度撞返㗎？」

「呢樣嘢重要咩？」

我覺得重要，因為可以幫我了解德叔呢個人。所以德叔終於同我講返佢哋係喺一個好浪漫嘅地方重遇而且邂逅。

「我都估唔到喺咁大艘郵輪上面，茫茫人海當中可以見到芸妹。」

無錯，德叔講嗰個好浪漫嘅地方，原來就係郵輪。

據德叔所講，當時同佢感情好好嘅德爸過身無耐，仲未走出喪父傷痛嘅佢，為咗散心而決定坐上呢艘當時號稱最龐大嘅郵輪：海洋壯禮號。

海洋壯禮號係一條長途航線，橫跨亞非兩大洲沿海航行，中途又會停站上落客，所以德叔都話記唔清楚艘船最後係行咗幾耐呀，只係話都有好幾個月咁囉。

「我係喺香港上船嘅，係郵輪埋岸嘅第二站。咁嗰陣芸妹已經喺船上面，我知道佢係喺韓國上船，因為呢艘郵輪係喺釜山啟航，點都好喇我同佢嘅故事就係由嗰度開始。」

德叔話就話喺郵輪上面重遇芸姨，不過郵輪係好大㗎嘛，佢地具體喺邊度撞到，一講到呢個問題，德叔唔知點解有啲難以啟齒喎。

「講啦講啦，唔好收收埋埋喇，你唔講都講咗咁多喇係咪先？」

「好瘀㗎喎，你真係想知，你聽完唔好笑阿叔呀！」

我本身真係應承咗聽完唔笑佢㗎，但聽完之後……對唔住我真係笑咗。

話說德叔當時仲飽受住喪親之苦，雖然佢係打算上船散下心，不過佢根本唔知道點做先係啱。

於是佢一上船就即刻去咗酒吧劈酒，當然咁做嘅話係一啲意義都無，勉強用酒精嚟暫時麻醉自己嘅痛苦，只會令件事更加麻煩。

之後德叔諗返件事都好清楚呢一點，只係當時年少嘅佢就唔識諗囉，幾杯到肚好似醉醉地喇，竟然誤認咗船上嘅一個男人係自己老豆，仲一啖咀咗落去！

「你痴線㗎？搵食行遠啲喇！」

「爸爸呀，我好掛住你呀……」

德叔嘅作為終於都令呢個男人忍無可忍，佢決定對德叔小懲大戒。

「嗱唔好話我打基佬呀！」

火爆男講完之後就隨手執起咗個空嘅酒樽，再一嘢打落德叔坐緊嗰張吧檯度！酒樽破碎產生出清脆而又響亮嘅爆樽聲，響到全個酒吧都可以聽到，全場嘅人即時靜左幾秒，然後繼續作樂。

「你敢再掂我，下次就唔會再咁好彩！」火爆男發泄完之後就走咗喇，不過德叔就好大件事囉！

待續...





搶救



「啊，好痛呀，救命呀！」

德叔面青口唇白咁慢慢由張櫈度跣咗落去地下，仲流到成地都係血添，真係好恐怖。

「嘩老公，佢成個褲襠都係血呀，啲血仲係咁滲出嚟，點算好呀不如報警啦？」

「傻豬我哋喺船上面報得警嚟都蚊瞓喇，叫酒吧老闆幫手好過啦。」

就係咁樣個酒吧老闆打咗去船上嘅內線電話搵人送咗德叔去醫療室作緊急救治。

「你真係要我講落去？呢件事好羞家㗎喎，我都係避重就輕唔好講得咁詳細喇。」咁緊係要講啦，唔講嘅話之後我點樣笑出聲呢？

「話咗唔笑你就唔好咁婆媽成個女人咁喇好無？」

於是，德叔就喺我嘅鼓勵之下繼續訴說佢同芸姨重遇嘅經歷。

正話講到當時喺酒吧意外受傷嘅德叔好快就送到去醫療室，而去到嗰度芸姨嘅身份亦都會得到揭曉。

「護士，快啲畀把鉸剪我，佢應該係失血過多呀！」負責搶救德叔嘅醫生吩咐年輕貌美嘅女護士遞上鉸剪，然後醫生就將德叔嘅面褲同底褲都統統剪爛，檢查一下佢嘅傷勢。

而呢一個德叔講到咁靚嘅護士，就係佢不停提住嘅嗰位舊同學啦。

亦即係話，佢哋呢一次嘅再遇，居然係喺呢一個咁尷尬嘅環境下發生，德叔嗰陣仲要褲都無著，唔怪得佢之前咁唔想講喇。

「唔好再笑啦，再笑我即刻趕你出去，由得你子宮逼爆個身㗎。」

既然係咁，我唯有嚴肅返個人，繼續留心聽德叔講故仔喇。

「傷者嘅陰囊畀玻璃碎插中搞到流血不止，我哋要幫佢止咗血先，護士快啲畀紗布我！」

芸姨聽見醫生話要紗布竟然唔知點算好，原來醫療室咁啱無晒紗布喇。

「醫生你咁快唔記得咗啦？噚晚風浪太大搞到郵輪有少少側，咁啱餐廳嗰邊又搞緊生蠔宴，所以咪有好多乘客開開吓生蠔唔小心鎅親手囉，好多傷者送晒入嚟包紮用晒啲紗布呀！」

啪~~~

呢一巴掌真係嚟得好突然，芸姨點估都估唔到自己講完件事之後會畀醫生狠狠咁摑咗一巴！

「點解你要咁對我？」

「呢巴係教訓你做護士唔夠觀察入微，我係今日先上船，你竟然留意唔到？仲以為我係噚晚個韓國醫生？」

芸姨摸住自己畀醫生摑到腫晒嘅臉珠，眼紅紅好似想喊咁。

「點呀係咪唔順氣，係咪要再打呀？」

正當我喺度諗緊點解德叔嗰個年代嘅人成日都咁火爆，同時又諗緊德叔再咁落去係咪會絕後嘅時候，原來佢跟住會挺身而出，救返自己又救返芸姨喎。

「救命呀，可唔可以救咗我先再講……」

根據德叔嘅憶述，其實嗰時醫生已經想摑第二巴㗎喇，好在下身閹閹痛嘅德叔及時出口，芸姨先至唔駛再受皮肉之苦咋。

不過德叔就無咁好彩喇，無端白事要搞咁耐先得到救治，其實德叔嗰種傷根本唔需要用到紗布，直接止血跟手縫針咪搞掂囉。

點都好喇塊玻璃碎就由傷口處上抆返出嚟，德叔大步檻過可以繼續呢個郵輪之旅喇。

待續...





差遣



「先生，等陣吖。頭先唔該晒你幫我解圍呀。」

「我係幫自己啫。」德叔其實喺嗰陣已經認得出芸姨㗎啦，只係佢見對方好似唔認得自己咁先至無出聲啫。

不過佢唔出聲就差啲錯過咗對方，好彩芸姨原來都一樣認得佢，仲比佢更加主動添。

「係喇，我想問你係咪阿德呀？」

聽見芸姨咁問，德叔心裏面嘅反應係有啲興奮，但面嗰浸都要扮吓嘢，做到好似要啲時間認返芸姨咁囉。

「哦…你係嗰個，噏到口唇邊，呀係啦家政好叻嗰個…徐珮芸？」

「係呀係呀你仲記得我呀？」

德叔就緊係記得啦，但我點都無諗過，佢由呢刻開始講邂逅芸姨嘅故事，會由我想像中嘅夢幻變成係我嘅一場噩夢！

「……令我開始對佢展開猛烈嘅追求……」

德叔已經講咗三個鐘，佢就連芸姨平時喺船度行路係八字腳咁行又或者耳仔釘咗幾多個耳窿都要講一大餐，我就快頂唔順喇！

「阿叔呀我保你大啦，你可唔可以快啲入正題呀？」

「唔得喎，後生仔畀多少少耐性喇，成日想一步登天，咁唔得㗎。」但問題係我隨時都會死，德叔唔好再玩我啦。

「嗯…不如咁樣喇，我依家都講到有啲肚餓喇，如果你可以去梁順記買佢哋最出名嘅燒鴨畀我食，我或者仲可以考慮吓講快少少嘅。」

德叔真係識食，梁順記燒鴨，出晒名係貴呀，半隻已經七百幾蚊。皆因佢哋舖頭用咗嚟自瑞士日內瓦湖空運過嚟嘅天然走地鴨，每日供應嘅冰鮮鴨唔會超過十隻，限量發售咪會咁貴囉。

「你唔係講笑呀，呢個鐘數仲邊有鴨賣㗎？」

「所以我今次其實係想交託一個任務畀你，你要留心聽我講，唔好令我失望，知道嗎？」

呢次德叔向我透露咗一個關於梁順記但好少人知道嘅秘密。

佢話梁順記雖然對外聲稱每日只係供應十隻燒鴨，但實情係仲有第十一隻鴨畀佢哋一家人每晚食飯加餸，咁唔知德叔係咪想叫我潛入梁順記偷走最後一隻燒鴨呢？

「真係荒謬！我似係啲會做犯法嘢嘅人咩？留心聽我講埋佢喇。」

德叔繼續解釋佢心目中嘅計劃，我亦從佢口中知道咗多一個關於梁順記嘅秘密。

呢個秘密係嚟自梁順記嘅老闆娘㗎。話說老闆娘梁崔氏早年喪夫，表面上努力經營亡夫留畀佢嘅燒臘舖，實際上一直都好渴望得到感情上嘅第二春，於是佢都經常有搵啲做援交嘅囝囝嚟慰解一下自己囉。

所以聽到呢度，我開始有啲驚啦……

「古仔，我要你——去玩弄嗰個老女人嘅感情！」

待續...





怪藥



德叔呢個提議真係夠晒妙想天開，即係咁講，梁老太佢已經係七十有三㗎啦，而我仲係一隻黃花閨仔，咁真係唔得嘅！

「古天岳呀，你唔好咁自私喇，我幫你諗緊辦法解咒，老人家我呀只係想食隻靚燒鴨啫，你唔係咁都要令我失望呀？」

佢竟然響我全朵？同埋佢點解會知我叫咩名㗎，我一定要問返佢先得。

「本身我都想扮唔知㗎，但你頭先成個銀包飛咗出嚟，我先唔覺意望到你真名啫。喂係喇你有車牌㗎嘛，快啲出發啦，呢度車匙，屋外面有車㗎喇，去啦！」

「等等先，我未應承㗎喎，放手呀唔好推我出去，我仲有嘢未講完！」

德叔見我咁大反應就畀多幾秒時間我講埋係咩事，咁我都知呢轉就實避唔到點都要去㗎啦，不過我依家個身體咁樣走去渣車嘅話，會唔會無命㗎，呢點我一定要德叔知道囉。

「原來你係指呢樣，得啦我早有準備，你等我一陣。」

接落嚟，我哋將會見到德叔比較核突嘅一面，或者係好_核突都唔出奇。我親眼睇住佢伸手入屎忽起勢咁摷，然後仲拎咗粒好似藥丸嘅嘢出嚟，我喺嗰刻真係睇到腳都軟埋。

佢唔係諗住要我食咗粒嘢呀？

雖然唔知咩事，但我下意識已經因為驚咗佢粒屎味丸而不停咁避佢，總之就係唔想食嗰粒嘢喇。

「企嚮度喇，唔好亂郁。」

只可惜，一切都事與願違，永別啦我個口……

待續...





落空



「嘻呀~推！」德叔質我食丸啫，有無需要發出一啲咁誇張嘅怪聲呀？

正當我仲諗緊係咩事之際，突然間我感覺到有股熱力好快咁打咗入我個肚度！

「得喇搞掂晒。」

「你到底做咗啲乜嘢呀？」

「頭先我已經將一個短期制磁裝置打咗入去你嘅子宮度，暫時嚟講喇，你係唔會再出現嗰個畀車吸住嘅情況，你可以放心出發喇。」

就係咁樣，我帶住德叔對我嘅期盼以及忐忑不安嘅心情，離開咗德叔間屋，踏上呢條借鴨獻德叔嘅不歸路。

嚟到呢度，有一個好消息同一個壞消息等緊我。

咁就講咗壞消息先，話說我啱啱至知道原來德叔送咗我入嚟赤柱咁遠，但係梁順記間舖就喺新界荃灣嗰邊，咁咪即係玩我？

不過都灰唔晒嘅，因為仲有個好消息就係德叔原來禾桿冚珍珠，竟然安排咗部跑車畀我渣，今次發達啦！

之但係…點解個車匙撳極都同㗎跑車無反應嘅？

於是我唯有沿住間屋咁行，想睇吓有無其他發現，而且一路都繼續撳個車匙喇，終於畀我撳撳吓聽到有聲，部車就喺附近。

我心諗今次實無死喇，點知當我真正見到部車嘅時候，我呆咗喺度。望見眼前一部紅色嘅車，我無諗起太極樂隊嘅紅色跑車，而係諗起另一首歌……

~ I'm in your taxi 踏著熱舞的拍子 載滿意思

係呀係一部紅色市區的士呀！唉咁講真又唔係話真係好差嘅，但係明明嗰邊有部咁靚嘅跑車，佢居然要我做的士狗，實在係令我大失所望。

只係頭都洗濕咗，的士就的士啦唔係仲可以點吖，我已經無得揀。所以我死死地氣打開的士嘅車門，諗住開行turbo趕去梁順記，不過就喺我坐落去個位嗰陣，我見到車頭擺咗個信封喺度。

當我拆開咗封信睇完之後，我至明白點解德叔要我渣的士。

德叔封信係咁講嘅：想你低調啲去渣的士，畀部跑車你太招搖啦，希望你會明白我嘅用意。

我好疑惑佢呢封信係幾時放咗喺度，同埋與其話呢封係信，倒不如話係字條仲好，根本只係將張寫咗字嘅紙碎放入個信封之嘛，真係搵鬼信佢係信。

仲有就係唔好以為德叔真係為咗我好至要我渣的士，佢係為自己咋，字條另一頁寫住：P.S 畀部跑車你渣炒咗你都唔會賠得起！

一睇到呢度真係燥燥地，火滾呀即刻就落車囉，即時隨手就拎起嚿石，想拎去掟爛部跑車，嗰刻我收唔到火，真係行到埋去想掟㗎喇，點知……

待續...





截查



「喂！！！！！你想點呀！！！！！」

我＿咩？部跑車識講嘢嘅，唔係咁恐怖呀？

「對唔住呀有怪莫怪呀，一時得罪放過我啦唔好搞我呀！」

嚇到有少少想標尿嘅我，好快放低咗嚿石，頭也不回咁跑返上的士先，不過呢單嘢咁痴線陣間攞完隻鴨返嚟一定要問吓德叔咩料，希望到時仲記得啦。

點都好擾攘咗一陣，都唔好再晒太多時間，事不宜遲依家正式出發去梁順記！

纜好安全帶，撻著部車，我全速咁朝住梁順記呢個終點進發。初時都相安無事，仲好快過埋海添㗎。

只係後來當我渣到去大角咀嗰頭，突然有交通警想嚟截我，可能我超速啦我都唔係好清楚呀，但係時間咁緊迫，我真係唔得閒理佢呀。

於是，我嘗試去撇甩呢條差佬，點知佢條友呀由大角咀一路係咁追，追到我入荔枝角都仲未肯放過我。

所以就係咁樣，我終於都係敵唔過呢個死纏爛打嘅差佬，畀佢截停咗喺路邊。

「熄匙，車牌，身份證。」

「阿Sir，我好趕時間呀！」

「趕時間就可以亂渣快車喇咩？咦，你個司機證……」

係喎一時醒唔起自己無的士牌添，要諗諗計先得。

「係咁㗎阿Sir，相入面嗰個真係我嚟㗎！」

「咪玩喇你叫古天岳，張司機證就寫住劉隆德，點會係你呀？」

「其實係咁㗎，之前我最近去咗韓國整容，返嚟之後又咁啱發現親生老豆係姓古㗎，所以咪改返個咁好聽嘅名，天岳天岳咁囉，身份證同車牌都改埋，係漏咗張的士證無改啫，通融吓啦。」

「嘩你真係當阿Sir弱智㗎喎，咁嘅大話都講得出？落車啦我有嘢要問你呀，唔該合作。」

唉今次出事，又畀人阻一阻。個交通警叫我落車之後要我做酒精呼氣測試，咁我無飲過酒就當然過關啦，點知佢仲未肯放過我！

「打開車尾箱睇吓。」

「唔係咁好喎。」

「咩叫唔好呀，信唔信告你阻差辦公呀？」

呢個差佬真係有風駛盡𢃇，的士當私家車渣啫，大不了咪扣分兼罰錢，好心佢就通氣啲，唔好晒我呢啲良好市民嘅寶貴時間啦！

雖然我都有試過向佢表達過自己嘅意願，但佢真係好堅持，咁無計啦。落車之後我就行咗去車尾箱嗰邊，準備打開嚟比佢睇吓。

「嗱， 開咗喇，你滿意未呀？」

正當我以為呢件事可以就快解決嘅時候，情況居然無咁簡單！

待續...





幫兇



「咪住，呢啲咩嚟㗎？」

交通警望完個車尾箱，然後就退後咗兩步，仲抆槍指住我！

「咪郁！我叫你咪郁，雙手慢慢擺頭後面，快啲呀！」

個車尾箱到底有啲咩呀，點解件事會變成咁㗎，我想叫救命呀。

「係係，無錯，係DB，呢度位置係荔枝角對開青葵公……」

「喂！唔好呀！」

點會咁樣㗎，生命再一次喺我面前轉瞬溜走，雖然我係好趕時間，但我都無諗過要死人㗎嘛。

只可惜現實就係咁殘酷，啱啱個交通警已經畀一部高速駛過嘅密斗貨車撞死咗啦！

而更令我難過嘅係，呢一單並唔係意外，交通警嘅死…原來係同我有關。

密斗貨車將交通警輾過之後，本來我以為個貨車司機一係就停車報警，一係就不顧而去，但佢兩樣都無做到。

佢雖然有將部車停埋一邊，不過佢之後落咗車，仲行埋嚟我身邊。佢叫我快啲走呀，叫我快啲去梁順記。

原來，德叔佢始終都無完全去信任我，佢一直都派人沿路跟蹤住我，睇吓我會唔會出事，終於就跟到嚟呢度，睇住我遇到呢個大麻煩。

「咁你都唔駛殺人㗎，佢都係打份工啫。」

「我咁做都只係逼不得已，我哋係唔可以畀差佬知道車尾箱有啲咩㗎！」

就喺佢講完呢句說話之際，我眼角偷望咗車尾箱一眼，隱約間我好似睇到裏面有一個人形狀嘅物體……

「好喇你都唔好再問落去喇，呢度就等我嚟執手尾，你快啲趕去梁順記先，到時你就返去搵德叔啦。」神秘司機一邊講，一邊就已經好快手將個車尾箱閂返埋，好明顯就係唔想我再偷睇裏面收埋咗啲乜嘢。

於是，我懷住於心有愧嘅感覺上返去部的士度，準備離開兇案現場。

「記住，邊啲嘢先係你應該做，我相信你明白我意思。」嘩佢駛唔駛呀，我都走㗎喇咁都仲要兇吓我？

跟住我一路渣住部的士入去荃灣，一路係咁諗到底好唔好遲啲搵個機會去開開個車尾箱，睇吓入面到底有啲咩嘢喺度呢。

咁我諗諗吓越諗就越失神，終於就真係出事喇。

「哎呀好痛呀。」我一個唔留神差啲撞到個女仔，不過我已經煞行車㗎喇，只係佢依然畀我嚇到仆咗喺度啫。

「對唔住呀我無心㗎，你無事呀嘛？」

「無事？你睇吓我成條手臂擦損晒啦唉唔係啦都係報警喇。」

我一聽到報警呢兩個字就驚驚地，驚嘅已經唔係自己會點，而係我驚咁搞落去頭先嗰個貨車司機又會走出嚟攞人命，到時我又再背負多次幫兇嘅罪名，我真係唔想咁呀。

「你有咩要求我都可以應承你，但真係求吓你唔好報警呀！」

「你真係乜嘢都肯應承？」呢個女仔竟然對住我陰陰嘴笑。

佢咁樣到底係對我有啲咩企圖呢，不過就咁睇落佢個樣都斯斯文文，又唔似係啲會圖謀不軌嘅人，既然係咁就搏一搏應承咗佢先再算啦。

「咁好喇，我要……上你部的士！」

「吓咁樣呀呢層我唔係咁方便喎。」

「咁好囉我報警。」

呢個女仔真係好刁蠻呀，但畀佢報到警就隨時累死佢，算啦我忍，佢要上車就上到夠喇。

「先旨聲明，我唔係的士司機嚟㗎吓，有咩事嘅話我諗保險唔包㗎。」

「得喇唔好咁長氣喇，我唔該你開車啦。」

「其實我有啲趕時間，你介唔介意講聲你去邊等我可以快啲送你……」

好聲好氣同佢講，諗住大家好來好去，點知佢竟然同我玩嘢，話要入機場，我一聽到即刻嚇到飲泣起上嚟。

「你唔係呀嘛男人老狗喊呀，算啦算啦依家我仲未想返屋企，你同我周圍兜吓，我轉頭同你講我要去邊喇。」

似乎男人有時只要肯放低身段，話唔定就會有意想不到嘅效果，例如今次咁囉。

如是者我真係載住佢周圍咁兜，不過同時都慢慢接近荃灣嗰邊，當然我咁做其實就無乜意思，如果佢話要去銅鑼灣，咁我就算有幾近荃灣都無用喇。

又或者調返轉咁講，佢夠膽死話要去舞雷公咁遠嘅話，我就掟佢落車…都係唔得，佢實記得個車牌，而且德叔亦唔見得會幫我頂，唉都係唔好亂諗，希望一陣會有奇蹟啦。

待續...





禍福



「兜夠啦，唔該車我返去喇。」

兩個鐘啦，佢依家先話唔兜都無用啦，嗰隻梁順記嘅燒鴨一定畀佢哋一家人食咗喇，今次玩完啦！

「你做乜無晒表情嘅，我要去呢個地方，麻煩晒噃。」

我從佢手上接過張紙仔，睇到上面寫住嘅地址，我差啲忍唔住叫咗出嚟。

「我屋企人等緊我返去食飯㗎，佢哋唔等埋我係唔會開飯㗎，快啲啦。」

佢個地址之所以會令我咁激動，係因為嗰度係梁順記呀，點解會咁㗎。

「小姐小姐，介唔介意我問一個問題，你係咪叫做梁雅芳呀？」

「哈你點知我家姐個名㗎？」

其實係我喺渣車途中起過佢哋底，不過就唔知道佢哋仲有個妹囉。

「你家姐個名喺香港好出名㗎，其實唔係，應該係你哋全家喺香港都好出名先啱。」

「唔通你係我哋舖頭嘅fans?」

既然梁妹妹咁問法，呢個真係最佳時機，一於向佢講明晒所有嘢啦。

「成件事就係咁樣，希望你媽媽唔會太留難我喇。」

「嗚嗚，估唔到阿岳你身世係咁可憐嘅，嗰隻燒鴨我一定會陪你搶佢返嚟！」

「抹吓啲眼淚先啦，其實大把人仲慘過我就真。」

梁妹妹接過我遞畀佢嘅紙巾，再將臉上嘅淚抹走。

「其實我喊嘅除咗係因為你身世，仲有係擔心我阿媽會點樣對你呀。」

「不如你講多少少呀，等我有個心理準備都好吖。」

「既然你咁想知，我就唯有對你坦白啦。」

聽佢講完，原來佢媽媽亦即係梁崔氏係個咁樣嘅人。梁崔氏原名崔曼儀，咁死老公呀要睇住間燒臘舖嗰啲背景嘢呢之前德叔都同我講過晒，所以都係嚟講重點喇。

話說梁崔氏喪夫之後經常寂寞難耐，愛好用金錢嚟收買年輕男士嘅肉體藉以麻醉自己。

而其中有幾次更因為同男伴玩得太激而差啲搞出人命！

待續...





前科



據梁妹妹憶述，佢阿媽最近一次幾乎玩出禍，都只不過係四個月前嘅事。當時年老色衰嘅梁崔氏依然慾念無限，終日沉溺幻想可以墮進充滿男人嘅溫柔鄉，於是佢就喺四個月前嘅某一日，用交友app約咗一個有做開援交嘅後生仔出嚟見面。

透過個app嘅協商，當晚佢哋相約喺一間酒店房度見面，而提早嚟到嘅梁崔氏亦已經打點好一切，將間房佈置得好有氣氛，仲播埋啲好有情調嘅音樂，靜候哥仔嘅來臨。

「Gordon，你嚟啦，㖿我等你好耐喇。」

大家不妨想像一下，如果有一位七十有三嘅女士著住緊身吊帶背心喺你面前，兼夾用一個咁樣嘅腔調嚟同你講嘢，你會有乜嘢反應？

我諗正常嚟講都會係唔開胃呀，同埋想作嘔囉，而呢位Gordon亦都唔例外，只係搵食艱難出得嚟撈點都要死忍，就算啲胃酸已經谷到上喉嚨，依然要咕一聲吞咗佢。

「你好呀…Judy，好開心…可以喺度見到你。」

「Gordon啊，你把聲咁沙嘅，係咪唔舒服啫，過嚟坐低等我檢查吓先。」

Gordon唔敢得失客人，只好聽從梁崔氏嘅意思，慢慢行去床邊坐低。

「你嘅喉核，實在好性感啊。」

「多謝你呀……」

梁崔氏見到呢個皮光肉滑嘅男仔又點會按捺得住啊，好快佢就伸出又乾又柴嘅右手，撫摸Gordon嘅臉珠，不安嘅援交男亦都因為咁而開始標冷汗喇。

「咦你出晒汗咁喎，係咪見熱呀，快啲除衫啦！」

「吓，真係要咁快呀？」

「你唔除就我幫你除，同我瞓低。」

猴擒嘅梁崔氏將有如可憐小羔羊嘅Gordon推倒床上，仲露出飢渴嘅神情，到咗呢一刻，已經無人可以幫到Gordon，而佢亦都要為自己嘅貪心付出沉重代價。

至於我聽到嚟呢度，真係毛管都戙晒，但為咗自己著想，點樣都聽埋落去起碼有所防範先喇。

咁Gordon畀個老女人剝晒啲衫之後，到底發生咗咩事呢？其實本身都只係舐勻全身嘅啫，係就係好屈辱，不過最少唔會有咩生命危險先啦。

但又有邊個可以估到，跟住落嚟梁崔氏竟然會玩到咁激呀。呢個阿婆真係好得人驚，原來佢早就收埋咗一隻燒鴨喺床下底，用嚟滿足佢嘅特殊癖好……

「啊！！！！！」

梁妹妹講到咁樣，我都不禁摸摸自己屎忽，擔心會步Gordon後塵，因為梁崔氏正正就係將嗰隻燒鴨塞咗落去Gordon個屎忽窿度！

「喂小心渣車呀。咁你又唔駛太驚嘅，嗰條仔之所以會差啲命都無，其實係因為佢有一種罕見病，只要佢畀燒鴨或者燒鵝等等呢類明爐烤物進入到體內，就會出現過敏反應啫。」

「咁佢跟住點呀，有無入醫院咁呀？」

「好彩個男仔身上有抗敏藥咋，佢又唔想見報咁咪私了囉。唔係嘅話我阿媽實坐硬監都有知。」

咁我就真係寧願佢阿媽入去踎啦，起碼我可以驚少樣嘢先，不過依家講咩都無用，已經改變唔到我嘅處境。

待續...





雅緻



就係咁樣，我哋講吓講吓已經嚟到梁順記嘅門口啦，但係間舖落晒閘點算好呢？其實為咩事我要呢個時候至諗呢個問題，根本我就算無遇到咁多事，就算可以用最快時間趕到去梁順記都好，佢哋喺嗰陣都係收咗舖過晒營業時間，所以我諗若然無遇到呢位二小姐，我應該要好肉酸咁當街當巷拍道閘掛。

點都好啦今次真係因禍得福，亦係我第一次有種感覺係嗰個交通警嘅死係絕對無白費，如果我知道佢係邊個，將來一定會搵日去浩園拜一拜佢，當係多謝返佢啦。

唔係得佢阻一阻我，我都唔會咁好彩可以撞到呢位二小姐啦。

不過我嘅運氣都有可能係用到嚟呢度為止，唉跟住會發生咩事真係好難預料，點都好喇我哋依家終於要行入呢個虎穴——梁順記。

「媽，食得飯未呀？」

「咦雅緻你返嚟喇？」

原來我到呢一刻先知道呢位二小姐嘅真名，但聽落呢個名都唔錯呀，幾順耳喎。

「咦呢個阿叔係邊個呀？」

如果我無估錯嘅話，呢個著住魚網絲襪嘅老太太，應該就係梁崔氏啦。

「喂喂雅緻呀，你阿媽叫緊邊個呀？」我細細聲咁喺佢耳邊度講。

「我都唔知呀，會唔會係講緊你呀？」

「仲眼瞪瞪咁做咩呀，我係講你呀，你係咪雅緻以前啲中學老師呀，哦你係江Sir，係你啦係你啦。」

佢講乜嘢江Sir呀，雖然我已經唔係二十出頭，但點睇都唔似係個阿叔啦吓嘛，頂多係中佬一名啫。

「乖女你今日有客人點解唔一早同我講呀，等我預備多隻燒鴨出嚟宴客呀嘛。」

「咩話？你嘅意思係今日餐飯無燒鴨？」

「Shut up!估唔到你為人師表都咁無禮貌嘅，睇唔到我同個女講緊嘢㗎咩？」

「媽呀你唔好怪佢啦，佢真係好鍾意食燒鴨㗎，不如……」

本以為雅緻幫我開口可以容易啲喇，點知我咁諗原來係大錯特錯！

「不如？我話你係不孝！竟然想打隻燒鴨嘅主意？」

嘩梁崔氏想摑個女呀，我想出去擋，但趕唔切啦。

「唔好呀阿媽對唔住呀。」

待續...





鴨皮



勢估唔到呢巴掌就快要摑落去嘅時候，梁崔氏似乎唔忍心打女，所以臨急收停咗，不過啲掌風太強震到雅緻跌咗落地下，成個人坐咗喺度。

「今次就當係對你嘅小懲大戒，睇吓你仲敢唔敢唔記得今日呢個咁重要嘅日子！」

「我記得，我當然記得啦，我點會唔記得呀。」

老實講，連我呢個外人都睇得出雅緻佢真係唔記得咗今日係咩日子啦，我真係唔知佢可以點算好呀。

好彩天無絕人之路，就喺我仲擔心緊佢呢次再講唔出今日係咩日子而會畀阿媽真打嘅時候，有一個人及時出現幫佢化咗呢一劫。

而呢個咁關鍵嘅人，咪就係佢家姐囉。

嗰陣雅緻諗極都諗唔到今日係咩日子，好在有佢家姐咁啱喺廚房出細妹解圍，好順口就講咗今日係咩日子喇，原來係佢哋爸爸嘅波斯曆法生忌，認真估佢唔到。

呢件事無聊係無聊㗎喇，好地地做乜要做波斯曆嘅生忌呢，不過梁崔氏似乎好著緊喎

「好在有家姐你咋，話時話阿媽又搞乜嘢呀……」

「我諗佢係太掛住爸爸啦，所以咪諗呢啲藉口想我哋記住爸爸囉。唉我都唔想見到佢咁樣㗎，你之前喺外國讀書唔知咋，嗰陣啲生忌死忌仲多呀。」

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佢哋兩姊妹係咁可憐，到底我係咪仲應該攞佢哋隻燒鴨呢？其實唔攞嘅話最多都係返去繼續捱德叔嗰啲長篇大論嘅愛情故事啫，相對佢哋嘅處境，咁樣都無乜太大不了吖。

但如果我真係喺呢度攞走祭佢哋阿爸嘅燒鴨，分分鐘引起倫常慘案，我實在唔可以咁自私嘅。

「哦咁樣咋嘛，萬事有商量。」

佢哋兩姊妹搞咩呀，仲同梁崔氏講我想要燒鴨嘅事？

「果然都係家姐開口好好多。」

「其實阿媽重點都係想你知道今日係嗰啲乜乜曆嘅生忌啫，佢知你有心就咩都有得傾喇。」

我都諗住算數㗎喇，點解雅緻、雅芳佢哋要咁做……

「嗯~教書先生喔，唔該你過一過嚟吖。」

今次弊喇，笑淫淫嘅梁崔氏揮晒手咁叫我過去佢度，我決定唔到呀。

「你仲等咩呀，快啲過去喇。阿妹我哋入房先，費事陣間隔夜飯都嘔埋出嚟啦。」

「吓咁樣呀……」

雅緻未講完就已經畀雅芳推咗入房，而我就企咗喺梁崔氏面前，孤立無援嘅我似乎真係會任佢魚肉喇。

「細妹阿Sir，你真係好鍾意我哋啲燒鵝咩？呵~」

「係呀…咁我要點做…你先會畀隻燒鴨我呀？」

「好簡單啫，嘿嘿。」

待續...





辱望



梁崔氏佢手指指，指住我全身，然後再做咗個類似係唔要嘅手勢。

喺呢刻我好清楚佢想我點做，無錯就係要我除晒啲衫落嚟。但我之前已經諗清楚，寧願畀德叔疲勞轟炸都唔要受呢種折磨，於是我打算放棄呢次計劃，跟住馬上離開呢度。

當所有嘢都以為睇通晒，我又點會諗到件事經已嚟到一個唔輪到我去選擇嘅地步吖。

事關梁崔氏棋高一著，居然估到我會臨陣退縮，於是早我一步將呢間屋嘅門鎖實晒，從而令我無處可逃！

不過做到咁樣對佢嚟講都仲未夠呀，佢為咗令我就範，可以話係無所不用其極，點解咁講？大家睇落去就知。

「我諗你應該知道呢樣係咩嚟㗎？」

係，梁崔氏佢用電鑽指住我，逼我除衫。既然已經到咗咁嘅情況，我仲可以點呀，咪唯有真係開始除囉。

我慢慢將身上嘅衣物一件一件咁除出嚟，雖然過程中佢有催我快手啲，但最後佢把電鑽都係無鑽落嚟。最終……我真係喺佢面前除晒，一件不漏咁除晒。

「做老師一定好忙無時間運動頂喇，全身一啲肌肉都...無嘅！」

！！！佢一手渣咗落我屎忽度，但我唔敢嗌出嚟，我連喊都唔敢呀。

「本來你呢啲又老又賤嘅肥肉我梁老太真係一啲興趣都無，但見係兩個女求我嘅，咁我先至順吓佢哋意，你都唔該同我醒醒定定，知道嗎？」

渣渣屎忽只不過係頭盤，緊接落嚟我要承受嘅種種可怕經歷先算得上係梁崔氏嘅主菜。

首先，佢要我紮行晒馬，然後再用一盤好凍好凍嘅水潑埋嚟，我全身都淋到打晒冷震，喺嗰一刻我覺得佢係想攞我命多過想玩我。

「頭先嗰盤水係急凍過嘅日內瓦湖水嚟，你既然咁想要隻燒鴨，當然就要體驗吓佢哋嘅習性啦，好公道喎。」

我明喇，佢根本唔係太想掂我，但同時又想借折磨我嚟刺激一下自己，所以咪諗啲咁嘅嘢出嚟要我唔好過囉。

就係咁，梁崔氏對我赤條條嘅肉體出盡渾身解數，我痛嘅痛過，痕又痕過，囚困喺呢個禁室當中，我覺得自己同馬戲班嘅野獸無咩分別，甚至佢哋比我仲要高尚，我好想離開呢個煉獄。

咁樣除晒衫畀佢玩咗大半個鐘，我去到呢個時候已經係奄奄一息，我唔可以再撐落去喇。

偏偏梁崔氏先後用過冰水、皮鞭、電蚊拍、痕粉仲有係豆豉鯪魚去虐待我之後，佢都仲未肯收手！

「想食我留畀順哥嘅燒鴨？得，咁你食嗰時就食埋自己嘅腸……哎呀，邊個打我……」

「對唔住都要做一次啦，就當我不孝啦嗚~」

我萬萬估唔到，雅緻會喺呢個最後關頭走出嚟幫我，話晒同佢都唔係識咗好耐，不過唔諗咁多喇，都係快啲想辦法離開呢度先。

「呢度反鎖咗，我哋點算好呀？」

「阿岳你等陣先。家姐你係咪搵緊幫手㗎，轉頭媽媽醒返我哋三個都唔掂喇。」

「畀多少少時間我得唔得，本來今晚好地地食餐飯，你就唔知惹個咩人返嚟，好喇依家搞出個大頭佛喇。」

「哦好喇終於講出口喇，兩姊妹喎，咁樣叫兩姊妹，淨係識嫌我麻煩。」

我真係唔明佢哋點解仲要喺呢個時候嘈埋啲無謂嘢，咁好精神倒不如幫我搵條毛巾遮遮自己好過啦，頭先啲衫褲畀佢哋阿媽燒爛晒渣都無得剩呀陰功。

「都係嘅條條揈咁鬼肉酸，嗱呢度有幾張黑膠碟你套住先好過無啦，咿呀叫你拎住佢呀。」

雅芳連珍藏嘅黑膠碟都借埋畀我，雖則咁樣套住勉強遮到重要部位都係有啲尷尬呀，但點講都叫做幫咗我，無論如何都要講聲唔該嘅。

而我亦都喺呢個時候，開始覺得自己有少少鍾意咗呢兩姊妹……

待續...





突圍



「做咩眼甘甘望住我呀，我有男朋友㗎喇，阿妹就single緊，你哋今晚經歷過乜嘢我就唔係完全清楚晒，你哋自己講啦吓。」

「家姐呀你講咗去邊呀……」雅緻畀姐姐講多兩講居然會面紅，唔通佢都……算喇都係唔好亂諗嘢住，佢哋因為我而唔再嗌交都係好事嚟嘅，依家唯有專心啲等下一步行動喇。

之所以要等，係因為雅芳姐姐早著先機，已經喺雅緻扑暈咗梁崔氏嗰刻通知咗男友，叫佢過嚟救走我哋。

不過咁喎，因乜解究好似等咗咁耐佢男友都未到嘅。

好彩無耐之後雅芳終於收到一個電話。

「阿祖，你去咗邊呀咁耐嘅十萬火急呀，你到未呀？」

「我喺出面喇，但你哋落晒閘我點樣入嚟呀？」

「你部越野車咁硬淨，我哋舖頭道閘又日久失修好耐無整過，你試吓撞閘入嚟喇，求吓你喇。」

呢個聽落無乜可能成功嘅計劃，最後竟然成功咗，之不過我哋亦都負上咗沉重嘅代價。

就係有一對情人從此陰陽永隔。

「阿祖呀，阿祖，唔好呀！！！」

「家姐呀，佢走咗㗎喇，你唔好咁啦。」

點都好雖然呢一刻我為咗阿祖嘅死一樣係覺得好難過，但我依然要講返頭先發生咗咩事。

話說雅芳嘅男朋友，即係阿祖啦，佢真係聽咗女友講，連人帶車撞落去梁順記鐵閘度，點知度閘無爛只係凹咗少少，但係雅芳唔知道阿祖當時已經身受重傷，被困喺車度郁都郁唔到。

最後部車就因為漏油而爆炸，搞到車毁人亡，但同一時間炸穿咗梁順記個鐵閘，穿咗一個大窿出嚟，只係雅芳面對咁嘅事，真係好難怪佢會崩潰。

「家姐呀人死不能復生呀，再喊媽媽會醒㗎啦，要喊都遲啲先喊啦好無？」

「係我害死阿祖㗎，如果唔係我叫佢用呢啲咁荒謬嘅方法，佢係唔會死㗎，係我錯……」

雅緻講得無錯㗎，我依家都留意到梁崔氏開始有返少少反應，相信唔駛好耐佢就會醒返，到時我哋仲留喺度實會好危險。

所以我都醒目喇，嗱嗱臨攞返隻燒鴨喺手先，準備隨時走人，只可惜……

「你哋全部都唔准走！」

梁崔氏始終都係醒咗，大發雷霆嘅佢仲即刻喺附近攞咗樽嘢出嚟，肯定唔慌好嘢！

「兩個忤逆女夾埋外人嚟害你老母？好我今日就毁咗你哋容睇吓你哋仲點去溫仔！」

今次大獲，嗰樽係鏹水嚟㗎！！！

「Run-n-n-n-n!!!!!」

喺嗰刻我都唔知點解自己會講起英文嚟，唔係話以為自己拍緊荷里活猛片，不過就係衝口而出講咗囉。

「啊！」

「阿岳，你點呀？」

「灼親少少啫，無乜事嘅，你哋行先喇，我部的士就喺外面，快啲渣過嚟喇。」

於是，雅緻佢哋兩姊妹就行先一步去拎的士，至於我就忍住痛楚，一拐一拐咁行希望可以逃離梁崔氏嘅魔掌。

待續...





脫險



不過畀鏹水乸到真係好痛，我嘅動作亦都因而越嚟越慢，梁崔氏已經追到嚟啦。

「即刻殺你邊度好玩，我要慢慢嚟，用呢樽鏹水嚟凌遲你！我要睇住你逐忽逐忽肉腐蝕到無晒見骨為止。」

凌遲呢回事，我好似之前喺邊度睇過，第一刀定第二刀就係要割我嘅……點算好我一定要跑，但頭先啲鏹水就係濺中我隻腳，呢一刻我真係痛到跑唔郁。

無喇我真係絕望啦，我睇到梁崔氏要滴啲鏹水落嚟我度，無諗過自己嘅死法唔係畀谷脹嘅子宮撐爆個身，而係要咁樣畀啲鏹水攞命，再見啦各位！

「阿岳！古天岳！」

咩話唔通我真係命不該絕？

「阿妹，佢咁樣係咩事呀，成個人飛緊埋嚟嘅？」

「係磁力呀。」

無錯呀就係磁力救返我啦，同時都要多謝梁崔氏之前用凍水淋我，我諗就係嗰盤水令到德叔畀我嘅短期制磁裝置失效，亦因為咁我先至會畀的士攝走，得以逃過今次大難！

「我可以執返條命都係全靠你哋咋。」

「算啦，咁無理由見死不救啫。不過我哋兩姊妹已經無家可歸，下一步真係唔知點算好。」

睇見佢哋咁樣，我都真係過意唔去，於是就向佢哋提議可以返去赤柱德叔嗰度。

當然啦咁樣先斬後奏我就唔知德叔會唔會接受，只係講到尾佢兩個都係為咗我而同媽媽反面，有個仲無咗摯愛，渣住車都仲喊緊，如果我咁都唔理佢哋就真係泯滅人性。

所以帶佢哋返去德叔嗰度已經係無辦法中嘅辦法，唯有係希望佢老人家可以聽我解釋啦。

就係咁樣，我拎住梁順記嘅燒鴨，帶同呢兩姊妹返去向德叔交代。

由荃灣去到赤柱，今晚發生咗咁多事之後，依家已經係夜晚十一點幾啦，但我落咗車都無即刻入屋搵德叔，而係行去車尾嗰度。

因為我好想睇吓車尾箱入面到底係咪有一啲唔畀得人知嘅嘢。咁既然燒鴨嘅事都搞掂啦，我就唔再需要怕嗰個人講過啲咩啦，好，開咗佢。

「吓，點會咁㗎？」

「做咩事呀，個車尾箱有嘢咩？」

「無事呀，我搞錯咗啲嘢啫，我哋入屋喇。」

明明嗰陣我眼角係見到有條鹹魚喺車尾箱㗎喎，唔通當時太黑眼花睇錯？

算數啦唔搞咁多嘢，德叔都等咗我好耐，係時候畀個驚喜佢啦。

待續...





猝逝



「德叔，我返嚟啦，耐係耐咗啲，但梁順記嘅燒鴨都一齊帶咗返嚟啦！」

「嘩，咁大張車頭相喺前面嘅？」

「好陰森好恐怖喎……」

點會咁㗎……德叔死咗？

就喺我哋見到呢個靈堂仲有係德叔嘅車頭相都好震驚唔知可以點算嘅時候，忽然間有一把聲喺我哋背後傳嚟。

「如果你哋仲想救德叔，就跟我嚟啦。」

呢個人咪就係車死交通警嗰位貨車司機？會唔會就係佢害死德叔㗎？

「我可以講德叔今次出事係絕對同我無關，德叔對我有知遇之恩，我一直都係對佢忠心耿耿，絕無半點謀害之心，希望你哋唔好亂諗嘢！」

「我哋憑咩信你？你喺公路上面做嘅嘢就足以令我覺得你唔係好人。」

「只有無用嘅人先會追悔呢啲過咗去嘅事，算啦唔講咁多你哋自己望吓嗰邊。」

司機帶我哋行去客廳嗰邊，然後指向梳化，德叔就攤咗喺嗰度！

「德叔，燒鴨帶到嚟喇，你唔好死呀！你死咗咁我點算，我都唔想死呀！」

「雖然靈堂已經擺好，但係德叔都仲有一線生機。」

我好想德叔平安無事，於是即使係我對呢個司機仲有戒心，我都只好留心聽佢講嘢。

「大家好，我叫唐正宇，係德叔最忠心嘅僕人。就喺廿五年前，當時我仲喺夜總會……」

「宇哥仔係嘛？德叔都咁嘅樣我諗依家都無乜時間畀你去話當年，不如快啲入正題？」

「無問題，不過當你知道德叔家吓瞓咗喺度原來係關你事嘅話，唔知你又會係咩反應呢？」

當雅緻幫我喺屋內搵到一啲衣物可以畀我著返嘅時候，呢個姓唐嘅居然講埋晒啲嘢，咁分別係想我內疚啫。

「啊，我啲黑膠碟畀你整碎晒啦！」

今次真係對雅芳唔住，面對咁樣嘅刺激，身體一時承受唔住而充血搞到硬晒，整爛晒佢啲黑膠碟，真係唔好意思。

「咦呀你咁樣真係好肉酸呀，快啲著返條褲先喇。」

「著返衫唔做露體狂啦嘛，我可以講未？」

「你講嘢最好小心啲，邊個係露體狂呀，我都係為咗德叔隻鴨先要搞到剝光豬，你仲要咁樣攻擊我？」

「喂呀你哋一人少句啦，救人要緊呀。」

雅緻一言驚醒，我哋兩個亦都無再嘈落去。

咁到底德叔因乜解究會搞到半個人入咗鬼門關呢，接住落嚟我終於喺姓唐呢條友嘅口中得知真相。

待續...





磁通



其實件事係咁嘅，我離開呢度係因為要幫德叔拎隻燒鴨返嚟呀嘛，而德叔佢原來就係喺呢一段時間度出事。

話說德叔佢喺我離開咗之後，依然都好熱心想幫我查出解咒嘅辦法，所以為咗咁，佢竟然走去翻查古藉，希望可以搵到解咒嘅線索。

「佢揭起咗嗰一本平時連掂都唔准掂嘅禁書，雖然我唔係好清楚咩事，但係我估係嗰個女人有關㗎啦。」

「我諗我知你講緊邊個，佢係德叔生命裏面一個好重要嘅人。總之一日都係我唔好，如果唔係我嫌德叔長氣，想佢講快啲，佢就唔會有藉口點我出去，佢可以繼續講嘅話，就唔會亂咁查禁書查到出事。」

「佢女人同你一樣都係中咒，所以佢好自然會咁緊張你呀。」

佢講咩話，芸姨同我一樣都中咗咒？我諗我終於明白點解德叔當初要講佢同芸姨嘅愛情故事，佢咁做原來係安排好晒嘅，我真係好傻呀。

「你都唔好咁灰心喇，既然德叔已經講緊佢哋嘅故事畀你聽，你就更加應該去救佢返嚟，等佢講埋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出嚟先係㗎嘛。」

「你今次又講得幾啱聽，我仲有好幾個迷思未解一定要問返德叔，不過我要點做至救到佢呀？」

「救德叔嘅方法，可以講係一言難盡，但我可以長話短說。」

唐正宇份人都幾直接，說一不二，真係馬上就講出救德叔嘅具體辦法，果然快人快語。

「好彩之前德叔有向我提過吓呢個方法，但我哋一直都等唔到有呢項異能嘅人，所以之後都不以為意，無再理呢樣嘢啦。」

最令人始料不及嘅係，佢哋要搵嘅異能人原來真係我！

因為唐正宇口中所講可以救到德叔嘅方法，就係要動用到我體內嘅磁力嚟開啟一條通往陰間嘅通道，如果去到陰間，就有機會搵到散落咗喺嗰度嘅德叔靈魂，將佢帶返上嚟陽間。

「你一定要進入陰道，德叔先至有機會返嚟，所以全部嘅希望都喺晒你呢度㗎啦。」

「試嘅話我一定會試，但係…你下次唔好亂咁用啲簡稱喇，你睇吓佢哋個樣幾難為情？」

不過咁嘅時候都係唔好講笑啦，依家最重要係諗吓點樣運用自己獨有嘅磁力去打通條通道，每遲一分鐘，德叔就會多一分危險！

「加油呀，我哋兩姊妹會支持你㗎！」

「你哋靜啲，佢從來未試過將磁力釋放出嚟，如果有咩差池，隨時連佢都會馬上自體爆炸，會應咗嗰個咒一樣。」

姓唐嘅講得無錯，要我喺毫無經驗嘅情況下將磁力解放出嚟，實在係非常困難，根本唔知點先可以掌握到個竅門。

「試吓將身上嘅磁力集中喺一點再射出去啦。」

呢一把聲係……

「啊！！！鬼呀！」

有鬼？雅緻佢哋咁講就錯，因為喺我哋眼前出現嘅人，我知道佢係邊個。

佢就係之前喺的士車尾箱嘅嗰一個人！

呢個人全身都係血，就咁行出嚟當然嚇親兩位女仔啦，之不過佢係人嘅話，點解又會成身血呢？

「傲信呀，叫咗你唔好成日喺車尾箱度食嘢㗎啦，啲茄汁好易就倒到一身都係㗎嘛。」

「喂咪住先，點解當時你喺公路度要恐嚇我又唔畀我開個車尾箱呀，到底你哋有咩秘密好快啲講啦吓！」

點樣都估唔到，原來佢口中嘅傲信係一個咁樣嘅人……

究竟德叔你係一個咩人嚟㗎，點解你會連呢啲人都收留㗎，我諗唔明呀！

待續...





傳說



呢個人就係當年有「鬼棒」之稱嘅通緝犯——洪傲信，佢嘅所作所為，簡直係男人嘅恥辱。

「阿信佢係畀人冤枉㗎，嗰幾個女仔嘅嘢真係唔關佢事㗎。」

「但當年醫院嘅驗身報告真係證明咗嗰啲女仔嘅體內有洪傲信嘅體液喎，你又點解釋呀？」

「傻仔！佢係畀人陷害㗎，呢件事德叔都知道，所以先會幫佢匿埋咋。」

聽到呢度我覺得好詫異，只係跟住落嚟嘅事，就更加係令人震驚……

到咗呢個地步要解釋洪傲信嘅身世真係要好小心，因為講得唔好隨時會令大家一頭霧水。

事實上，洪傲信並唔係洪傲信，雖然表面嚟睇洪傲信真係證據確鑿，佢無可能唔係強姦犯，但係真兇早已經消遙法外，依家呢個洪傲信只係代罪羔羊嚟……

當世界上再無人明白洪傲信嘅世界，德叔就喺嗰陣扶咗佢一把，德叔相信佢！

「阿唐，我嘅事都係由我講返出嚟喇。」

聽返信叔佢講，我初步算係理解佢嘅情形，只係要信佢講嘅嘢係真話，確實唔係咁易。

事關佢話自己係畀人調換咗身體，佢本來就唔係洪傲信呢一個人，只係幫人食死貓逃亡咗咁多年，久而久之已經當咗自己係洪傲信。

至於信叔原本真正嘅身份會係邊個，佢就似乎未想交代。或者係佢覺得呢個時候最緊要係救咗德叔先，又或者佢真係唔想講啦。

點都好，雖然係就係對信叔嘅身世係半信半疑，但我都開始練習信叔所講嘅技巧，試吓將體內磁力集中一點發射。

呢次一練，就練到第二日清晨，再咁落去德叔仲救唔救得返？而隨住時間嘅推移，我開始懷疑呢個方法到底係真定抑或係假。

於是我把心一橫，決定冒險問吓信叔，點知佢嘅答案實在令我非常驚訝，原來所謂嘅將磁力集中喺一點只係一個傳說，根本就無科學根據。

但為咗說服我繼續去試，信叔堅持要講返嗰個傳說畀我聽。

話說喺一千八百幾年前，當時嘅美洲大陸仲未被歐洲人開發，而國家嘅概念依然好薄弱，大部分地區仲係行緊部落制，民風非常淳樸。

而有關嘅傳說聽聞就係發生喺現今位於危地馬拉嘅某一片土地上面。

喺呢片土地，主要有三個部落嘅原住民聚居，佢哋分別係卡岡族、湯耶族同埋洛迪古族。

三個部落由幾時開始嚟到呢一帶土地聚居已經係無從考究，至於歷史學家就估計佢哋最少住咗喺度有二至三百年咁耐。不過可以知道嘅係佢哋三個部落喺已知嘅記載當中，雖然偶有衝突，但係咁多年嚟尚算和平，風調雨順咁樣。

直至某一年，嗰個被稱為「災星」嘅部落人毫無先兆咁誕生，三個部落之間恆古嘅平衡就由嗰陣時開始慢慢被打破。

呢個被視為會為土地帶來厄運嘅部落人出生於湯耶族，佢出世嗰晚仲咁啱遇正一場被族人視為吉祥之兆嘅流星雨，於是好順理成章咁，呢個細路就取名流星啦

咁流星嘅誕生都幾普天同慶吖，最後為咩事會演變為人見人怕嘅災星呢，信叔講返個傳說，佢話喺流星十歲嘅時候，有一件無辦法挽回嘅怪事發生喺佢身上，從此呢粒曾經象徵吉祥嘅福星就唔再受到族人嘅關顧，而係變成湯耶族裏面人人喊打嘅過街老鼠。

至於交代返嗰件怪事嘅話，其實就要講到當時佢哋三個部落主要都係以打獵為生，佢哋嘅小朋友自幼亦已經跟住父母通山跑學習打獵嘅本領，於是作為族人一分子嘅流星都唔例外，佢都係自細就開始打獵，成績仲算唔錯㗎。

所以久而久之，湯耶族當時嘅部落長老阿基沙都發現呢位小福將嘅打獵天賦，咁啱嗰陣嘅流星已經九歲半，仲有半年左右呢片土地就會舉辦三年一度嘅聯族少年狩獵大會。

呢項賽事將會分為幾個年齡層，其他唔詳談啦，但係流星就啱啱好夠秤可以參加到十歲嗰個年齡段嘅賽事，長老見到咁嘅情況當然係大力推薦佢去參賽啦，而佢嘅父母亦都無反對，仲認為可以得到長老嘅祝福簡直係無上嘅光榮添呀。

就係咁樣，流星開始踏上呢一次重要嘅征途，不過佢同時亦都走上咗一條關乎自己人生轉捩點嘅單程路，無得U-turn只可以繼續行落去。

當然如果事情發展真係可以按照住佢哋嘅安排去運行落去嘅話，就算係單程路都唔係乜嘢太壞嘅事。

只可惜賽事尚未開始，湯耶族內部已經為流星參賽一事而內訌。事源部落當中有人不滿長老未問過族人同意就擅自推舉流星成為族嘅代表，覺得長老唔尊重佢哋嘅意見，仲要求推翻長老嘅決定，重新嚟一次族嘅甄選去決定邊個先係最適合成為參賽嘅代表。

本身流星嘅父母都同意族人嘅建議，公平咁去甄選，加上佢哋以為長老之前嘅決定係獲得廣泛支持，所以先至接受推舉畀個仔參加比賽，但依家事實已經唔係咁，佢哋都想個仔係堂堂正正去比試，費事畀人話係黑箱作業啦。

之不過阿基沙長老就唔係咁睇喇，佢主張自己嘅決定係一錘定音，唔應該再作任何改變，亦即係話流星參賽嘅事佢係點都唔會改嘅。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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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唔接受民意好自然係會激起反彈，過咗幾日之後又真係有幾位喺部落入面德高望重嘅中堅份子出嚟抗議長老呢次咁專制嘅做法。

佢哋當時帶同幾位一樣都精通打獵而且年滿十歲嘅小獵人嚟到長老面前要求進行比試去決定代表嘅人選，只係佢哋無諗過咁做反而會為自己招置殺機！

原來係阿基沙長老睇到呢幾個老臣子殺氣騰騰咁款行到埋嚟，居然誤會佢哋意圖謀反，於是馬上先下手為強，將一干人等全部處以極刑，連嗰幾個細路都無一倖免咁死喺佢手上。

雖然發生呢件事係唔應該去怪流星嘅，但喺部落人心目中，幾位湯耶老臣子同嗰啲無辜嘅小生命確實係間接因佢而死，對佢嘅印象亦都差晒，咁樣一嚟呢粒福星已經開始有咗殞落嘅徵兆。

或者喺嗰個年代資訊唔太流通，只要無人同流星講過發生咩事，佢事實上係唔會有太大壓力，如果喺正常發揮底下係有力為湯耶族爭光㗎。

不過遺憾嘅係，傳說以及少數散落流傳嘅野史同樣記載流星喺嗰場打獵大賽入面不但無為部落爭光，更甚嘅係為呢一片土地帶嚟咗難以想像嘅傷害……

時間終於嚟到聯族少年狩獵大會嘅呢一日，十歲嘅流星可以講係踩住同族人嘅鮮血嚟到呢度，背負長老嘅期望當然係唔衰得，但係嚟自卡岡族嘅孔卡仲有洛迪古族嘅小女孩獵人莉安都唔係善男信女，要贏實在談何容易。

點樣都好，屬於流星嘅呢一場少年打獵比賽要開始啦，賽事決勝負嘅方式都真係好直接，唔駛太多花巧嘅規則，明買明賣喺日照期間任獵，最終結果就係睇大細睇數量，越大隻嘅獵物當然係越高分啦。

不過大會只係提供咗個啱啱好夠裝一隻大型貓科動物嘅藤籃，換句話講如果選手獵殺咗一隻豹嘅話，就有可能會無位再裝其他獵物住，需要盡快跑返去起點將籃內嘅獵物卸落得分區度先可以繼續打獵，隨時浪費晒啲比賽時間添㗎。

三位選手清楚晒今次比賽嘅形式之後都去到起點各就各位，跟住比賽就正式開始啦！

其實呢場狩獵比賽嘅戰況可以講係眾說紛紜，流傳落嚟嘅版本多不勝數，但係版本再多都好，最後嘅發展似乎都係差唔多。

話說呢個狩獵大賽進行咗大半日之後，本來三位選手互有斬獲之下都令賽況刺激無比，但估唔到就喺呢個時間天色居然驟變，地上嘅動物仲失控狂奔，似乎係有不祥嘅預兆。

好地地一個狩獵大賽搞到風雲色變，相信當時每一個部落人都估唔到會咁樣呀。

而流星得嗰十歲人仔緊係驚啦，佢抬頭望望個天，原來真係有啲唔妥。

聽信叔佢講，嗰時有一粒來自外太空嘅隕石劃破長空，經過燃燒之後雖然已經分散成好多碎石，不過依然有為數唔少嘅隕石碎片墜落地球，為人類帶嚟咗一次好大嘅災難。

講到咁誇張，流星佢哋身處嘅嗰片土地當然一樣唔能夠倖免啦。其中就有一塊直徑大約十六七厘米嘅隕石碎片墜咗落去舉行狩獵大會嘅嗰片大草原度，而事情發展到呢個地步亦都係代表住流星快將惹禍上身啦。

但係老實講，當我知道咗狩獵大會件事最後係咁嗰陣，我覺得流星係好人嚟，唔應該畀人賤待㗎喎。

因為嗰陣嚿隕石就從天上跌咗落嚟，碎片接觸地面後造成嘅爆炸早已引發山火，由於嗰陣時文化水平仲係好落後，三個部落平時撲救普通火災已經無太多好嘅辦法，呢個時候面對山火嘅挑戰自然係無計可施。

於是，三族長老緊急磋商之後，決定即時中止今次比賽，仲派各自嘅族人去盡快搵返佢哋嘅小獵人，只可惜事情無咁易就可以解決得到……

講緊嘅係嗰啲隕石跌咗落嚟之後除咗係帶嚟火災，仲成為咗一眾草原猛獸嘅玩具。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平時啲人養寵物養啲貓貓狗狗，都會畀啲波波佢哋去追，跑吓跑吓都不知幾開心。

之不過呢次喺草原上跑嚟跑去嘅唔係細細隻嘅貓狗，而係好大隻嘅美洲野牛，真係撞一撞條命都凍過水㗎。

咁呢批野牛望到已經冷卻咗，圓圓地唔再熱辣辣嘅隕石碎片，即時發晒狂，附近仲火燒緊都唔理咁多，一隻二隻爭住埋去要玩，你撞吓我我又撞吓你，爭得非常之激烈。

而就喺流星差唔多撤離出危險區域嘅時候，佢聽到不遠處有人叫救命！佢擰轉頭一睇，發覺原來係女獵人莉安畀幾隻野牛圍住，生命危在旦夕。

其實喺咁嘅環境，流星自身難保之下就算真係見死不救相信都無人會怪佢，偏偏佢選擇咗彰顯人性光輝，點知最後結果非佢所想，仲令佢成為咗湯耶族嘅公敵，可以講係人算不如天算。

所以接住落嚟我哋終於要講到呢個傳說嘅一大重點，就係流星到底係點樣得到控制磁力嘅異能。

待續...





開通



嗰陣流星好英勇㗎，都唔知佢係咪鍾意咗嗰個女仔定係惜英雄重英雄嗰味老套嘢，總之佢就成支箭咁衝埋過去，有勇無謀隨時死路一條。

點知衝動又反而有作用喎，佢一路大叫一路跑，神奇嘅事情亦隨之而嚟，嗰塊畀野牛玩緊嘅隕石碎片居然畀佢吸咗過去，似乎真係要上演英雄救美。

如果結局真係咁嘅話，或者流星都唔駛咁大獲嘅，但事實就係佢嘅異能居然會大開殺戒，咁樣搞法當然好麻煩。

嗰陣流星將隕石碎片吸走固然係嚇人，連啱啱趕過嚟通知選手要撤離嘅部落人睇到都打咗個突，不過更可怕嘅係流星控制唔到嗰股磁力，本來畀佢吸實咗嘅隕石碎片突然間向外爆發出去，唔單止啲野牛，連在場嘅莉安、孔卡仲有過嚟傳話嘅部落人都幾乎畀啲碎石打死晒。

知道闖出大禍嘅流星真係唔識點反應，佢唯有呆咗咁看守住現場啲屍體，可憐嘅部落小朋友喺呢刻已經驚到打晒冷震，非常之無助。

而喺流星爆石事件入面僥倖生還嘅族人無留低幫手不突止，仲即刻返去同三族長老報告呢件事，聽到呢個消息嘅阿基沙長老立即大發雷霆，仲聯同卡岡族、洛迪古族嘅長老齊齊趕去現場了解情況。

就係咁，佢哋發現事發地點屍橫遍野，另外兩個部落痛失咗狩獵好手當然係好心痛啦，據古藉所載洛迪古族長老仲因為悲痛欲絕無耐之後急病死埋添啦。

所以話，阿基沙長老又點會唔嬲呢，之前殺咗咁多喺族入面德高望重嘅老臣子嚟諗住抬起流星，點知攞唔到彩之餘，仲隨時因為呢件事而令到湯耶族呢咁多年嚟同卡岡、洛迪古兩派人嘅和平關係出現變化，演變成部落衝突都唔係話無可能。

於是，阿基沙為咗平息其餘兩族嘅不滿，當機立斷宣佈即場處決流星，而「災星」呢個名亦都係由嗰陣開始出現。

至於流星嘅命運係點，信叔話要賣個關子先，佢想我好好學習呢個傳說人物嘅精神，然後打通前往陰間嘅通道救返德叔上嚟先至講埋佢。

其實咁樣根本就講唔通，流星嘅精神？但個故事佢都未講完，我又可以從中學到啲咩呢？

只係德叔嘅靈魂已經離開咗身體太耐，實在係不宜怠慢，某程度上信叔呢個唔知邊句真邊句假嘅通緝犯直情係浪費緊我時間，所以呢刻唯有將錯就錯，再試多一次啦。

集中……集中呢一點，係啦係呢種感覺啦。

兩個女仔睇到我谷紅晒塊臉仲反晒白眼咁樣，雖然知道我係做緊正經嘢，不過始終都係覺得我呢吓好猥瑣，決定擰開一面唔睇落去，咁都啱嘅你哋唔望我仲自在呀，去啦！

「德叔呢次有救啦，新嘅流星終於都誕生……」

其實我都唔知自己做過啲咩，只係感受到一股暖流真係成碌柱咁由我體內噴咗出後，條通道就係咁無厘頭之下畀我打通咗。

既然通往陰間嘅大門經已打開，咁我都係時候入去，但點解有人拍我膊頭嘅？

「救德叔嘅事就交畀我兩個去做啦，傲信你帶呢兩個女仔去靈堂嗰邊看守住德叔嘅肉身先，千祈唔好畀佢有事。」

呢一刻唐正宇擺晒大佬款咁樣，我當然係唔太服佢啦，不過喺穿過嗰條通道嘅過程中，我先發覺自己對佢原來係有唔少誤解……

佢知道我一直以嚟都對佢殺咗嗰位交通警件事係有所介懷，所以佢趁住落陰間嘅嗰段時間，同我解釋返晒成件事嘅來龍去脈。

根據佢嘅版本，嗰位交通警人稱祥哥，今年四十出頭，當咗差有十幾年日子㗎啦。

起初，祥哥一由學堂出嚟，已經好好彩唔駛做軍裝去行咇，而係有得做CID入重案組學嘢，以佢一出更就有咁好嘅際遇似乎將來實會前途無限。

就係咁，祥哥喺人生最風光嘅時間開始咗佢當差嘅生涯，第一日返工已經跟到一單大案。

最無獨有偶嘅係，原來祥哥有份嘅呢單案居然就係信叔牽涉入去嘅嗰一宗連環強姦案，呢種巧合令件事變得越嚟越唔簡單。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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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年齡介乎十七至二十嘅妙齡少女喺同朋友影貼紙相期間被歹徒殘忍拖出繼而侵犯，疑問仲巧妙咁避開咗閉路電視鏡頭，加重咗警方嘅調查難度。

據講呢單案件本身就由另一隊重案組跟開，不過隨住案情嘅深入，隔離組都需要聯合埋祥哥嗰一隊人大家一齊去參與調查工作。

重案組嘅一眾探員配合鑑證科嘅同事連夜搜查，終於喺其中一位女受害者身上嘅衣服搵到一組唔屬於佢本人嘅皮膚組織，令調查取得突破性嘅進展。

因為呢一組皮膚組織嘅基因喺警方數據庫係有存檔，經查明後證實係屬於一個有非禮紀錄嘅中國藉男子，由存檔顯示佢個名就係洪傲信。

然後再比對埋受害者體內驗出嘅DNA都係屬於同一個人，喺呢種證據支持底下，警方只能夠將疑犯鎖定為信叔呢一個人。

既然有咁重大嘅發現，重案組當然要即刻出動拉人，至於祥哥本來係獲安排留返喺差館做後勤，點知呢位新紮師兄竟然咁熱血，再三請求行動嘅指揮官畀佢出去，而又咁啱得咁橋，有一個原定要參與拘捕行動嘅探員突然急性胃潰瘍送咗入醫院，於是祥哥就好好彩得到呢個咁難得嘅機會。

當行動簡佈會正式結束，祥哥同成班重案組嘅師兄準備就緒，馬上起程前往目標疑犯居住嘅單位拉人。

換句話講，後生嘅信叔好快要畀人拉喇，不過當時嘅佢究竟仲係辣手摧花嘅強姦犯定係已經變咗無辜食死貓嘅新信叔呢？

但無論如何，警方都只會相信手上嘅證據，所以嗰陣信叔係嫌疑犯，佢哋就要去拉人。

為咗將信叔緝捕歸案，重案組成班探員嚟到佢位於土瓜灣嘅一個舊樓單位度捉人，睇怕佢真係插翼都難飛。

「警察，屋內人士請立即開門。」

重案祖阿頭江Sir拍極門都係無人應，正當佢哋以為今次要暫時收隊之際，竟然都喺最後時刻畀佢哋見到信叔嘅出現。

嗰陣信叔啱啱由外面返嚟，估唔到咁黑仔同啲差佬撞到正，殺到埋身緊係即刻撇啦。

江Sir見到疑犯就喺附近，當然唔會輕易放過佢啦，所以咪追實佢唔放囉，至於咩都唔識嘅祥哥依然貫徹佢衝動嘅性格，其他警員留喺原地等下一步指示，而佢就諗都唔諗追埋一份。

佢哋幾個唔跟江Sir去追個犯當然係有原因，其實好簡單，全因江Sir係一個好要面嘅阿頭，呢種時候緊係畀佢捉到個犯去立功啦，點知祥哥咁唔熟性，竟然阻住阿Sir搵食，佢哋睇到呢幕都替個新仔擔心，怕佢之後會無運行畀阿頭針對呀。

只係人算不如天算，試問又有幾多人會諗到，最後喺嗰次行動出事嘅居然會係江Sir而唔係祥哥呢，而更加令人出奇嘅係祥哥仲成為咗成件事嘅關鍵人物。

話說嗰陣佢兩個追緊信叔㗎嘛，咁追追吓信叔就由後樓梯方向逃去，咁江Sir同祥哥亦都緊隨，點知就喺呢個時候，發生咗一宗人為嘅罕見意外，從此改變咗事態嘅走向。

而且祥哥親眼目擊一切，雖然江Sir只係一時錯手至會推咗個阿婆落樓梯，但佢好清楚就算係意外都好，作為一個誠實嘅人，更何況係一個警察，就點都要向上級如實稟報先啱數。

只係江Sir又點會咁容易畀件事東窗事發呢，如果畀上頭知道呢單嘢唔係單純嘅意外而係佢錯手造成，唔止要革扯仲好可能要坐監添呀。

江Sir唔想坐監，佢唔想咩前途都無晒，佢要成為警界之星，於是老套都要講句，只有死人先可以守到秘密，所以呢個時候信叔走甩咗江Sir亦一於少理，將祥哥解決先係最緊要。

「有事慢慢講，你殺埋我你一樣走唔甩㗎咋。」

江Sir一步一步行埋去祥哥嗰度，擺明係要對佢不利。

「咁就要視乎我係點樣殺你。」

原來江Sir打算去搶祥哥嘅警槍，再用嗰枝槍去打死祥哥，製造佢自殺嘅假象，咁樣嘅話江Sir就可以置身事外。

所以到咗呢個時候，祥哥嘅處境真係十分之凶險，佢只好撳實自己個槍袋，盡量唔畀江Sir搶走把佩槍。

無奈嘅係，祥哥身形同江Sir爭咗成截，根本就唔夠佢大力，結果喺多番糾纏之後，都係畀佢搶到支槍，咁真係大件事喇。

一個大好嘅機會擺喺面前，江Sir當然唔會放過，佢馬上舉起嗰支搶返嚟嘅槍諗住話打死祥哥，點知……

「你都咪郁！」

「咩話，你係喺幾時…」

原來祥哥頭先趁住江Sir掛住搶佢支槍，喺對方唔為意底下調返轉搶走咗江Sir支槍，因為講打嘅話佢知自己一定唔夠打，咁就唯有智取，先至可以保命。

而祥哥隱藏嘅黑暗面亦喺呢件事上面初次顯露出嚟。

因為喺江Sir呢種禮崩樂壞嘅人面前，佢終於察覺到如果要喺警界出人頭地嘅話，少不免要耍手段花心計，於是江Sir亦順理成章咁成為咗呢一局博弈下嘅犧牲品。

待續...


